
原創故事：暂名－星遊之路 
某位教師和自動人偶的紀錄──萊路與紫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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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開始 

　　晚秋時分，橘黃的陽光照耀著城市裡高聳的建築物，把洛恩王國的首都倫蒂尼恩都照亮了，金光

閃閃，猶如一座黃金都市。 
　　在倫蒂尼恩這座大都市裡，有著敦厚沉實的市政建築、神聖莊嚴的教堂、富麗堂皇的商人協會拍

賣所，亦有奇形怪狀、風格怪誕的尖塔群，它們屬於魔法師。 
　　大量的飛扶壁、玻璃花窗、尖拱尖項，種種特色都塑造出光怪陸離，不對稱的華麗與誇張，這就是

魔法師協會塔。在尖塔建築群前的圓形大廣場，有一處噴水池是遊人最愛的休憩地，他們會坐在水

池邊緣聊天等人，消磨時間。 
　　此時，數十隻鴿子在地上漫步，啄食著石板路上縫間的碎屑，作為他們的晚餐。 
　　少女雙手交疊，安靜地坐在噴水池旁的木椅上，靜靜地凝視鳥兒的步伐。一頭銀白的髮絲，淡紫

的眼珠，最為特別的是左眼下方的一顆淚痣，為女孩的相貌加添了一份精緻。可惜的是，她面無表情

，就像造工巧妙的洋娃娃。 
　　她是萊路的魔法人偶。少女收到萊路的吩咐，要在圓形廣場等待，所以她乖巧地聽從主人的指令

，靜默地等。 
 
　　魔法自動人偶，以主人的命令為先的人造人。通常擔任魔法師的助手，但也有部分魔法師視之為

傭人或試驗品。總括而言，離不開「人偶是魔法師」的工具這個概念。 
　　女孩，亦不例外。 
　　只是她的主人還沒有指派她負責任何工作，更沒有定義她的工作範圍，所以她只能遵從萊路每一

個指令直到她擁有自己的崗位。 
　　「噹、噹、噹，噹噹……」 
　　城市裡各式各樣的時鐘隨著太陽漸落，時間來到下午六點而響起，一座座鐘樓上的大鐘叮叮噹噹

地前後搖晃，奏出的鐘聲驚起一群又一群的鳥兒。一根從鴿子身上飛舞出來的灰白羽毛降落在女孩

交疊的手背上，同時，她看到高瘦的男子步出魔法塔的大門。 
　　冷風鼓動著男人外套的衣襬，黑色的大衣盪著凌亂的線條。他一手壓著帽子，不讓風吹走那頂黑

色的禮帽；一手拿著杖向人偶走去。 
　　少女順從地站起來，去到她的主人身邊。 
　　萊路低頭，一雙綠眼睛盯著自己的人偶，冷淡地說：「我們回去了。」 
　　 
 
　　萊路的心情很糟糕，不過他的心情自從造出人偶之後就沒有好過。這些日子來，他既不滿自己做

出失敗作，又不得不嘗試跟這種情緒妥協，努力回歸之前的日常。 
　　但毫無疑問，萊路的嘗試是失敗的。 
　　今天，他依然受到挫折，關於安排這個人偶的問題。 
　　萊路本打算在魔法師協會繳交學術研究後，再為人偶留下紀錄便去採購所需的魔法材料。誰知，

他第二件要做的事還沒辦好便已到了夕陽西下的時間。 
　　深棕髮色的魔法師跟登記部起了點衝突，他厭惡那些拖拉的額外程序。是誰規定魔法師都要把人

偶登記在魔法造物上，還要清晰列明製造材料、魔法術式、用途種種繁瑣的資料？這根本是在打探

魔法師個人的獨門知識。 
　　如果當時他能夠靜下心來思考便知道是登記部的員工不喜歡他而故意刁難。可惜的是，萊路沒有

，沒想清楚就跟他們耗起時間來。 
　　這就是不能控制情緒導致的壞意外。萊路對於不能完成待辦清單上的事項，還要應付那些低級的

魔法師感到煩躁。 



　　嘖，那個部門怎麼會有瞎子要人停留超過兩小時就為了閱讀和填寫那一份份文件。 
　　他皺著眉，嘴唇吐出一口氣，不禁說出：「唉，麻煩。」爽性不登記好了。 
　　他的腦海突然出現這個想法，轉瞬間萊路就說服了自己，決定把這個想法化為行動。 
　　明天再去一趟也可能只是簽署各種無意義的文件，填寫無謂的表格，浪費自己的時間。與其這樣

，不如等到有人看見他身邊的人偶要求他去登記再作打算。 
　　男子想通了這點，內心的焦躁便稍為平息。 
　　他看了一眼天色，忖思大部份店舖都開始關門，繼續留在街上也不能完成目標，只好把自己打算

採購的事情推遲到明天。 
　　萊路俯視那個站在他身旁的少女，銀白的髮絲披上夕陽的金黃，閃閃發亮。 
　　說實在，他不知如何跟自己的人偶相處，設置的術式出了點差錯。本該能言善道，代替他外出交

涉的魔法人偶如今像是一尊雕像，寡言少語，沉默惜言。 
　　最後，他還是只能跟她說簡短的一句話：「我們回去了。」 
 
 

回想最初 

 
　　黃藍交錯的天空，雲彩互相染上對方的色彩，變幻出晚霞的無窮美麗。在這光線底下，星野高原

濕地的植物，隨風搖晃起一片片紅葉，而遠方的湖水也泛起一圈圈漣漪。 
　　在湖泊旁邊有一棟小房子，尖而斜的雙面屋頂、灰泥和木條交錯的山形牆、厚重的玻璃窗戶，還

有幾根煙囪為這間屋子添加了一絲溫情的味道。 
　　驀地，一道明亮的白光在小屋的階前聚集，泥土上出現圓形的魔法陣符號。光芒漸漸散去化為點

點光輝，在空無一人的大地上出現了兩個身影。 
　　萊路扭開門把，拉開木門。魔法師的家簡約，沒有過多的裝飾，純色的牆壁，木質的櫃子，棕紅的

地板。整體乾淨整潔，但似乎就是少了點屬於人的溫暖，那種溫馨的氣息。 
 
　　「去牆壁等待下一個命令。」 
　　萊路揮揮手，讓人偶離開身旁，不用再跟隨自己。今日一整天，他已經累了。不是肌肉勞動的累，

而是這些日子積少成多的心靈損耗。 
　　現在，他只想趕緊洗澡，回房間休息。 
　　「是的，主人。」 
　　少女回道，又默默地等候。 
 
　　萊路從蒸汽瀰漫的浴室離開，當他踏出木門時，那浴室的燈便自動暗了下來。他穿著白色的浴袍

，赤腳走在木板上，水珠沿著肉體的線條滑下，點滴之間與腳印一起留下一個個略為深色的印子。 
　　男子走進書房，到書櫃旁邊的酒櫃拿出一瓶紅酒和酒杯，傾倒那紫紅的液體流進玻璃的酒杯。他

把葡萄酒放在小桌子上，坐在柔軟的布質沙發，靠著椅背放鬆了身子。 
　　萊路凝望那牆壁掛燈的光點，回想這一切的開始…… 
 
　　時間回溯至幾個月前…… 
　　在某個奇妙而不可思議的時刻，向來獨善其身，作風孤僻的萊路有了創造專屬人偶的想法。 
 
　　魔法師擁有人偶不是一件罕見的事，這事就跟魔法師擁有徒弟、助手一樣平常。倒不如說，孤身

一人的魔法師其實是少數。 
　　人偶只是沒有心，沒有感情，沒有情緒的人形工具，不過礙於其接近人類的外表，部分魔法師會

特地製造木偶、泥偶等取代人偶。有時候，使用人偶比採用人類更為方便，所以研發人偶的技術經歷

過戰爭後也越發成熟。 
 



　　萊路被這突如其來的想法感到吃驚，因為這方面的知識和技術不是自己的專長。主動走出舒適圈

對於他這個年過三十的人中年人來說，是項挑戰。 
　　他喜歡獨自安靜地生活，所以才搬離倫蒂尼恩這座繁華而吵鬧的都市，來到星野高地居住。在這

裡，他維持了幾年每日如一的生活。 
　　現在這種生活卻要加入一個人偶，帶來意外嗎？ 
　　萊路也忍不住嘲笑這種念頭：生活無聊得要開始想辦法為難自己嗎？ 
　　然而，自嘲過後，他卻投放精力，分神研究魔法自動人偶的魔法。好幾次拜訪中央圖書館，借閱相

關的書籍、論文來了解當中的原理。明明已經不是年輕人，但一腔熱情地埋頭閱讀，書寫魔法術式的

構成，甚至通宵達旦。 
 
　　清晨的陽光灑在窗台，絲絲柔光照入了昏暗的室內，清冷的晨風吹起了萊路的髮絲，喚醒他對時

間的注意。 
　　「久違了的熱情啊……」 
　　他嘆氣，放下鋼筆，抬頭望向玻璃窗外的晨光。 
　　紙上滿滿都是魔法陣的圖案，組成的術式，材料的份量，處理方法等等，而這樣寫滿了字符的紙

不止是一張…… 
 
　　魔法自動人偶的魔法術式除了可以設定樣貌、身體、能力，還可以決定性格。有些教會聖職者指

斥魔法師製造人偶是以造物主自居，但魔法師清楚人偶只不過是一堆魔法材料和術式的混合物。 
　　人偶沒有靈魂，所有的心智類魔法都對人偶沒有作用。魔法師能夠創造類似人的存在，但是無法

給予人造人靈魂。它們只是聽從人類命令的工具，沒有自由意志的扯線傀儡。 
　　盡管不乏想要創造具有靈魂的人造物的魔法師，但萊路不是其中之一，他只是被心血來潮的念頭

擊中然後全力實現，一個普通得隨處可見的魔法師。 
　　不過，他第一次的魔法人偶實驗既成功了，亦失敗了。 
 
 
 

第一次的實驗內容 

 
　　萊路沉默地注視橫躺在實驗桌上的人偶，一具人形的軀體，現在是最後一步。 
　　他的實驗接近尾聲，只剩下把專屬自己的魔法術式跟人偶軀體融合，繼而起動的關鍵步驟。很多

時候，能否製造出人偶就看接下來魔法師的魔力和技巧，能不能順利銘刻所有的魔法陣，在人偶內

部環環相扣地組成術式。 
　　萊路的手撫上女孩胸前，魔力從指尖流出，如帶著針的線開始繡出魔法的圖樣。一個接一個的魔

法陣顯現於魔法師的指端，它們剛出現又消融於人偶的皮膚表面。 
　　魔力帶著魔法陣漸漸充盈了那具軀體，肌膚底下開始散發出淡淡的白光，隱隱約約可見紋路複雜

的，各式各樣的符文和魔法陣。這一切就如一片白布上繡滿了美麗的花紋，而這亦是龐大魔力帶來

的滲透效果。 
　　瑩瑩的光芒映在萊路的臉上，綠色的眼眸專注地觀察實驗的進度，大腦計算著接下來的步驟。 
 
　　看來差不多了，最後……是我的名嗎？ 
　　萊路的眼神有一瞬黯淡，他不小心失神了。 
　　正是這一刻的失神導向實驗的失敗，還有……奇蹟的出現。 
 
　　縱然萊路馬上醒悟到自己的失誤，趕緊調整魔力的走向，嘗試補救魔法陣的漏洞。可惜的是，那

個圖形眨眼間就被人偶吸進體內，甚至可以說是引起連鎖效應。 



　　本來均勻分佈的白光變得忽明忽暗，萊路只能把握最後的時間，寫出抑制魔法的術式，還有含混

著自己血液的最後一個魔法陣。 
　　那個魔法陣大放光芒，貪婪地吸取萊路指尖的血液，那股力度更是把傷口擴大，用他鮮紅的血來

填滿魔法陣的圖案。線條晃動扭曲，彷彿擁有個人意志一樣收縮膨脹，之後更是抽搐痙攣著。 
　　萊路見到這詭異的景象，臉色呈現失血的蒼白，他皺著眉頭。不敢想像如此大量的血液將會把實

驗導向怎樣未知的發展，何況那是他的血，不是普通人類的血液。 
　　要麼是出現意外變異的造物，失敗的人偶；要麼是一無所有，所有重新來過。 
 
　　原本只是素體的人偶軀殼長出了頭髮，柔軟地覆蓋在額上，在銀白髮絲之下的睫毛顫顫地似乎快

要張開。一雙淡紫的眼睛靜靜地直視萊路的身姿，在燈光照耀下像是通透的寶石。少女面無表情地

看著在她面前的萊路。 
　　萊路微微張口，一時語塞，只能無力地扶著額頭。 
　　這與他想像大為不同，他成功地製造出屬於自己的人偶，但明顯跟他一開始的設定不一樣。這糟

糕的意外把所有事情都變得不再處於他的掌控之中。 
　　萊路需要的是一個青年型的助手，而不是嬌小可愛的女孩。 
 
 

老朋友來訪 

 
　　男子在地下室寫著關於自動人偶的資料，這幾天他都在測試少女的性能。說來可笑，他是人偶的

製造者，最清楚那副軀體內的所有材料和術式，但最不了解少女的也是他。 
 
　　能夠瞬發初階的魔法嗎……也是件好事，如果要往實戰方向發展的話，應該是利用初階魔法的組

合來戰鬥。 
　　但人偶的智慧卻未能做到自由組合魔法施法，偏向成長型而非有固定戰鬥模板，看來需要多加訓

練才會有出色的戰鬥力。 
　　不過力量實在太低了，明明我用了堅硬的寶石作為材料之一，怎麼會這樣…… 
　　嗯？莫非寶石的力量反而體現在防御上，而不是攻擊，有趣。 
　　軀殼因為魔法術式的影響，還有緩慢自癒的效果，可以算是因禍得福。 
 
　　萊路看著種種實驗數據的資料，腦海浮現出自己的觀察結果，鋼筆的墨水流暢地在紙上書寫秀麗

的文字，把想法化為符號。 
　　筆尖忽然停下，尖端的墨水化開成一團黑。 
　　在萊路的感知範圍內，星野小屋的邊界外出現了訪客，一位他熟悉的老朋友──布萊恩。 
　　萊路向在角落閉目等待的人偶下指令，「去為客人開門，帶他到客廳之後去準備熱水。」 
　　他亦站起來，打算去客廳迎接對方。 
 
　　「很久沒見了，萊路。」灰色頭髮的，滿臉鬍子的男人向萊路伸出右手，握手後老人毫不掩飾自己

的鄙夷說道：「你這傢伙哪裡聘請回來的女孩子？看樣子還不到十三歲，童工嗎……」 
　　萊路反唇相譏，「才不是，沒見識的，那是魔法自動人偶。」 
　　「噢，想不到你喜歡這類型的。」身為執法使的他語氣更為惡劣。 
　　布萊恩知道魔法人偶是怎樣的存在，多得那些高傲的魔法師時不時會利用人偶傳遞訊息，而非親

身去到警局。但這就更糟糕了，人偶可以說是反映製造者的審美，如今少女看來不過就十二歲，那不

就代表萊路這傢伙…… 
　　「閉嘴，收起你那些異想天開又無謂的猜測。」萊路用同樣惡劣又不滿的語氣回道：「這是個意外。」 
　　「那我倒想聽聽這個意外的詳情，不然我只能帶你回一趟警局喝茶。」 
　　「布萊恩，腦子是個好東西，如果你不需要我可以幫你取下來。」 



 
　　…… 
　　布萊恩拿起少女沖泡的咖啡啜飲，了然地點點頭。 
　　「嗯……原來如此。」 
　　萊路喝下白瓷茶杯的紅茶，人偶在這方面的手藝倒是令他感到意外，但這不改他對於少女的想

法。「我也在煩惱之後的處理，紀錄和研究好這次實驗失敗的原因，我打算銷毀再造另一個人偶。」 
　　布萊恩放下咖啡杯，身體傾前，向著對面的萊路說：「喔不，你這個沒血沒淚，沒有良心的傢伙真

的要殺捍這麼一個可愛的小女孩？」 
　　「布萊恩，它只是個人造人，不是真實的人類。」 
　　萊路平靜地回道，順帶身體向後退了一點，免得某位大叔的唾沫噴到他面上。 
　　布萊恩翻了個白眼，雙手晃動著。 
　　「我管你們這些魔法師怎麼想的，就我看來，這就是個可愛的女孩子，值得你好好對待。我可以當

你是撿了個孩子回來養育，但是……可能這就是我為甚麼當不了魔法師的原因吧。」他又向萊路送了

個不屑的白眼。 
　　「你當不了魔法師的原因絕對不是這個問題，而是腦子問題。」 
　　「去你的，萊路。」老人的嗓子低沉嘶啞，他語重心長地說：「我懂自己勸不了你甚麼，但我就說說

想法，你慢慢思考。」 
　　「如果不能當作養女的話，為甚麼不把她當作你的學生呢？既然你之前去過學校擔任老師，還有

當過家庭教師，這就是你再次成為教育者的機會。我相信當初你選擇成為老師，有你的原因，但我想

超過十年的教學生活多少影響了你。」 
　　「在你面前的是一張白紙，你可以培養她成為你的繼承人，你的親傳學生。一個不解世事，懵懂又

無知的生命，她可以依靠的人就只有你，你不應該這樣放棄她！」 
　　「去殺這樣的一個小女孩，萊路，仔細想想。」 
 
　　萊路聽著多年好友的勸告，嘆了一口氣，他明白對方的意思，只是他也有自己的判斷。 
　　「啊布萊恩，我說過它不是人類吧，它的生命是虛假的。」 
　　「我不管你們這些傢伙在討論人不人的問題！對我來說，她看來就是個人類，還是個弱小的女孩，

需要別人的照顧。如果你真的要殺死她，那我也不對你客氣，再不然我可以領養她啊！」布萊恩吹鬍

子瞪眼。 
　　要不是自己的工作很可能惹來仇家的報復，再加上工作時間不定，不方便養育孩子，他早就去領

養幾個小孩回家了。 
　　脾氣暴躁的布萊思開始受不了萊路，他們曾經搭檔過，但最終因為各自理念和前途而分道揚鑣。

即使做了多年好友，他們還是會時不時吵架，有時候甚至真的打架起來。 
　　「老實說，我喜歡孩子，雖然孩子不喜歡我。如果你這個女娃不討厭我的話，我可以照顧她，或者

找人幫忙。」 
　　「但我認為她待在你身邊是最好的。」剛剛還在說要帶走少女的老人認真地說道。 
　　「從父母身旁帶走孩子不是件好事，但有時候不得不如此，不過如果可以，我希望自己不用做這種

事。」 
　　「她不是我的孩子，我未婚亦沒有養小孩的愛好。」不知不覺間，受到布萊恩的影響，萊路也漸漸

改為用她，取代它。 
　　「只是個比喻，你懂的。」布萊恩聳聳肩，毫不在意萊路有沒有說話的餘地，繼續說下去。「而且你

製造她出來，你就有責任照顧她。我知道，我這個糟老頭子不能拯救多少生命，但有機會的話，我希

望能救到一個是一個。」 
　　布萊恩靠向皮質沙發，激昂的演說費耗老人不少體力，他喝了好幾口濃郁而甜膩的咖啡。布萊恩

喜歡多糖的咖啡，糖分和咖啡都令他回復精神。 
　　一旁的少女觀察到老人的咖啡杯裡快空了，悄然加上因保溫魔法而依然滾燙的黑咖啡。老人向女

孩展露燦爛的笑容，就像看見自己心愛孫兒的老翁。 
　　他向人偶說了聲謝。 



　　萊路沉默地看著這一幕，他手上的茶杯隨著時間慢慢變冷。他的紅茶只是一杯普通的茶水，沒有

糖沒有奶沒有檸檬片。 
　　萊路見布萊恩願意停下他連續不斷的演說後，便開口說道：「我知道布萊恩你就是這樣的性格，但

我也在煩惱，如果真的選擇留下這個人偶，面對的人是我。」 
　　「噢少來了，你總有辦法的。」老人雙手交叉抱臂，這句話說得滿滿信心。 
　　「你每次都是這樣說，然後把爛攤子留給我處理。」 
　　「這次是你自己的爛攤子啊」。布萊恩咧嘴笑著，難得看到萊路在煩惱，而且還能數落他一番，可

謂令老人心情愉快。 
　　「到了我們這個年紀，一個人總是不太好的，是需要些陪伴的。」 
　　萊路挑眉，「所以這就是你會養狗的原因嗎？」 
　　布萊恩的眼神亮了起來。他喜歡動物和孩子，盡管小孩會因為他的容貌和聲音而怕了他，但是動

物不會。 
　　「狗，既忠誠又可愛，真的是很棒的朋友。」 
　　「要不你可以多養一條狗來陪這個小女孩，最近我認識的人那裡有幾隻小狗急需領養，有興趣可

以讓你看看照片，或者直接去那裡拜訪。現在去也行！」 
　　「不，別了，別把你狗痴的想法塞進我的腦子裡。」萊路皺眉，立即拒絕了損友的邀請。他不是能夠

與動物親近起來的人，或者該說他不親近任何動物，包括人類。 
　　「嘖，冷血的傢伙。」 
　　布萊恩摸摸自傲的鬍子，瞇起雙眼愉快地說：「看來我說服你了？」 
　　「只是我本來也在煩惱。」萊路一個彈指，在心底默念無聲咒，讓冷掉的紅茶重新熱起來。 
　　「雖然她是個實驗體，但始終是自己第一個人偶，再加上實驗的失誤帶來的結果很有趣，說不定之

後可以持續觀察她的成長。」 
　　「只是，可以預視未來將會有很多突發情況。」 
　　「因為她是各種巧合的實驗品。」 
　　萊路垂下眼睫，輕描淡寫地下了結論。 
 
　　「巧合嗎？我喜歡稱之為命運，」布萊恩訕笑，注視著正在喝茶的萊路。「命運讓你遇到這個小女孩

，而她即將改變你的生命。」 
　　「即使我不會預言，但就是想試試這樣說。」 
　　「布萊恩閉嘴，沒想到你是浪漫主義的傢伙，跟你的鬍子一點也不合襯。」萊路看那鬍子可謂是礙

眼極了，粗魯而滿臉毛的老男人偏偏是他的朋友。 
　　布萊恩再摸摸他寶貝的鬍鬚。「我這鬍子可是每天修剪，才不像你這傢伙一把年紀還是那麼嫩。」 
　　「唉，詛咒啊，哪有辦法。」萊路苦笑。他的容貌自十多年前就沒有改變，一直維持年青人的樣子。 
　　「這麼多年都沒找到線索嗎？」 
　　萊路凝視紅褐的茶水，在白色的瓷杯中是那樣突出而顯眼。詛咒，一直以來都是他的心病，同時

亦是他努力研究的原因之一。 
　　「如果找到的話，我大概不會在這吧。」 
　　「可憐的傢伙，但是憑著你這臉蛋可以出去騙不少迷人的女士。」 
　　「抱歉，我對你口中迷人的女士沒興趣，對我來說還是工作更有魅力。」萊路回道，比起人類，他對

魔法更有興趣和熱情。 
　　「去你的，整天就工作，給你錢還要承受你的臭臉。」 
　　萊路側頭一笑，在斜陽裡笑得優雅。 
　　「那麼這次有新的事情嗎？」 
　　「嘖，被你發現了。」布萊恩語氣依舊粗魯，但可以聽出當中的雀躍。 
　　他和萊路之所以能夠成為朋友，其實原因就在於兩個人對於自己的工作都有一份熱誠，換句話說

，則是兩個工作狂認識了彼此，互惠互利。 
　　此後兩人便一起商討工作任務…… 
 



　　在今天這場對話就決定了少女的未來。 
　　只是站在一邊，默默倒茶和咖啡的她，還未知曉。 
　　日後她再重溫這段記憶時，又是多麼的黯然和慶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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